李应鲁：疯狂的思念
长期以来，顾庵李应鲁的艺术多以其赴法之后的创作为中心，被分割式地加以理解。相较于他在国家丧失主权与朝鲜战争时期，即移居法国之前创作的“四君子”与“绘画”，1958年赴法之后的“无形式艺术（Art Informel）”、“文字抽象／书体抽象”及“群像”则更受瞩目。然而，顾庵的艺术始终以书法为根基，同时并进、多层展开。
在此脉络下，本展着眼于顾庵艺术的整体性。超越“传统书法向现代艺术拓展与跃升”的视角，本展将顾庵的艺术解读为美术书法化的结晶。在顾庵的艺术中，每一节点皆构成独立而完整的形态，并以纵横交错的笔画相互贯通。
对一生身为异乡人的顾庵而言，“写书法”是他作为韩国人、亦作为世界公民，确认自身存在与身份认同的唯一语言。那是对亡国与分裂之祖国实现独立与统一的祈愿，是欲使死亡重归生命的呐喊与挣扎。那是对统一“疯狂的思念”之笔画。
顾庵李应鲁（1904—1989）与素庵玄中和（1907—1997）的人生与艺术，贯穿了日本殖民统治、光复、朝鲜战争与南北分裂的时代。二人皆曾留学日本，研习美术与书法；南北分裂时期，二人分别于巴黎与济州西归浦，以统一与济州的自然重新诠释“书法”，开创出独特而自主的艺术语言。
本展以“疯狂的思念”为题眼，围绕书画合一的顾庵艺术，构成“顾庵·素庵的书法”、“顾庵的疯狂思念”及“顾庵·素庵的时代叙事”三个部分。
Ⅰ. 顾庵·素庵的书法
本单元以顾庵颠覆性的书法与素庵正统的书法为两极，对照考察二十世纪的书法艺术在二者之间不断延展的特质。两位大家皆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赴日留学，习得美术与书法，并将其内化为自身艺术语言。顾庵将美术拓展、跃升为书法语言；西归素翁素庵则融汇济州的山海气象，创作出“素庵体”，探得书法之本质。
Ⅱ. 顾庵的“疯狂思念”
本单元以“疯狂的思念”之视觉化为视角，重新审视顾庵艺术的全貌。跳脱既有的单线编年框架，探察顾庵的艺术如何纵横跨越门类与时空，同时并行展开。从山水风景、静物、动物，到书法与文字·书体抽象、群像，追溯其借由笔画所获洞见的轨迹。
△ 化为梦境的祖国山河
赴法（1958年）之前，顾庵以书画合一的方式，自主而完美地重新诠释了祖国的风景、牛马、猫狗以及花卉。其风景画重在写意，以正面构图与墨色浓淡，消解了具象与抽象的界限。这是将布面油画这一西方绘画形式深化为东方绘画语言的例证。然而，成为永远异乡人的顾庵所描绘的祖国山川与风物，作为梦中之梦，化作“疯狂的思念”之结晶，伫立于我们眼前。
△ 牢狱中的大自由
因东柏林事件身陷囹圄（1967—1969），顾庵却获得了比肉体束缚更为宏大的精神“大自由”，此中自有悖论。对于身处亡国、分裂、异乡人三重牢笼之中的顾庵而言，安养与大田的监狱是第四重牢笼，亦是一座熔炉，将“艺术”这一精神超越纸笔墨，物化为饭粒、酱油、辣椒酱等一切物质。肉身愈受束缚，对统一的渴望便愈发浓烈；顾庵打破了工具、材料、样式乃至文字的一切界限，使自己的艺术无限拓展、跃升。
△ 书法，抽象艺术的原点
顾庵以笔画道破了书法的价值：“书艺者无穷无尽之艺术，远不减之巨大艺术”（书法是无穷无尽的艺术，也是永不枯竭的伟大艺术）。此文书于1975年，顾庵时年虚岁七十二。此一时期，顾庵将作为言语与文字，即作为文本之“书”所具有的文字性彻底解构并重构，使书法回归如婴儿咿呀学语般的图画语言这一本质形态。
由此观之，顾庵的文字抽象·书体抽象，正是二十世纪将“秋史体”推向新境的“顾庵体”。同时，它以汉字五体与韩文为基础，借西方抽象语言为跳板，创造出东西方艺术融为一体的“六体”。顾庵将书法跃升为抽象中的抽象，凭借文字抽象·书体抽象，早已游艺于东西方艺术的巅峰。
△ 文字，化而为人
以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（1980）为契机，顾庵的文字抽象·书体抽象迎来重大转折：墨竹与文字转变为“群像”。
这一节点以“生命”为题，决定性地揭示了物质即是精神。对象通常被视为其自身，而在顾庵的群像中，“竹叶＝文字＝人”合而为一。“客观对象与我并非为二，而是为一”的物我不二之华严世界，于画中显现。
Ⅲ. 顾庵·素庵的时代叙事
顾庵与素庵的作品，既是游戏三昧中自得其乐的“自娱”艺术，亦是映照时代与社会的镜子。二人以笔墨与文字，重新诠释了亡国、光复、分裂、光州民主化运动、新村运动、工业化现场与祖国山川。本单元透过作品，探看两位大家如何审视各自的时代与人生。
